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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

[摘要]唐初诗坛上仍旧弥漫着齐、梁余风，形式上讲究声律、求事，内容上沿袭宫体。初唐“四杰”等人改造了宫体诗，而陈子昂则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来开辟唐诗的领域。他主张的复古理论和诗歌创作影响了有唐一代，对唐诗的变革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

[关键词]主张复古        比兴言志      以喻论理     序曲

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

这种复古的文学创作倾向有其历史的原因。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随着语言技巧和声律的进步，日益脱离政教，向着“诗赋欲丽”、“缘情而绮靡”的抒情化方向发展，至齐、梁时，士族社会尚风雅，作诗成为潮流风。当时所作的诗骈俪声病盛行，宫体诗的浮艳脂粉气弥漫诗坛，诗风卑下，缺乏骨力，文学日益趋向柔弱，诗坛庞杂混乱，诗歌优劣不辨，专重形式的轻巧华美，讲究表现方法和技巧，而文学的思想内容却被忽略了。齐末梁初的刘勰著成一部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力图用儒家的思想观点来指导魏晋以来离开经典本源而追逐浮靡文风的文学思潮主流。继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钟嵘的《诗品》则专论五言诗，也是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界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发展，隋初就有李谔的《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反对文华藻饰，提倡复古，隋文帝也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初唐的贞观时期是古代诗歌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上官仪和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诗人。但“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然而作为在武后时期才登上诗坛展露头角的诗人陈子昂，属于受重视的新进庶族仕人，有着被起用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当馆阁诗人醉心于应制咏物、寻求诗律的新变时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当时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集中体现为他创作的三十八首《感遇》诗。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媚媚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五言古诗通篇咏香兰杜若。香兰和杜若都是草本植物，秀丽芬芳。作品首先从兰若的枝叶上着笔，选用了“芊蔚”与“青青”两个词义来形容兰若花叶的茂盛，中间贯一“何”字，充满赞美之情。如果说“芊蔚何青青”是用以衬托花色之美的话，那么“朱蕤冒紫茎”则由茎及花，是从正面刻画：朱红色的花下垂，覆盖着紫色的茎，不但画出了兰若的身姿，而且突出了它花簇纷披的情态。“幽独空林色”是诗人赞美兰若秀丽超群，以群花的失色来反衬兰若的卓然风姿。可见诗的前四句是赞美兰若风采的秀丽，而后四句转而感叹其芳华的零落。“迟迟白日晚，媚媚秋风生”，由夏入秋，白天渐渐短。“迟迟”二字即写出了昼夜长短逐渐变化的特点。用“媚媚”来形容秋风乍起、寒而不冽，形象十分传神。然而“媚媚秋风”并不平和，芬芳的鲜花自然也凋零了。

这首五言古诗全用比兴手法：诗的前半部分着力赞美兰若压倒群芳的风姿，实则是以其“幽独空林色”比喻诗人自己出众的才华；后半部分以“白日晚”、“秋风生”写芳华逝 去，寒光威迫，充满美人迟暮之感。试想：陈子昂颇有政治才干，但屡受排挤压抑，报国无门，四十一岁为射洪县令段简所害。这正像秀美幽独的兰若，在风刀霜剑的摧残下枯萎凋谢了。诗人以兰若自比，借花草之凋零，悲叹自己的年华流逝，理想破灭，寄托了个人的身世之感慨。

    又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洲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会。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这首诗一开始就突出了诗的主角——羽毛赤青相杂的翡翠鸟。这种鸟生在南方，犹如诗人的出生地四川位于帝都长安的西南一样。翡翠鸟筑巢在神话中名贵的三株树上，犹如诗人的品格高超，不同流俗。这鸟本来自由自在，雌雄双飞，不幸为美人所喜爱，比之于黄金一般。于是这鸟就倒霉了，犹如诗人不幸为武则天所赏识，不能不在她的统治下做官一样。翡翠鸟为什么会被美人所喜爱呢？由于它的羽毛长得漂亮，既可以使美人的首饰临风招展，婀娜生光，又可以使美人的锦被结采垂花，斑斓增艳。这是比喻诗人的才华文采，被统治者用来点缀升平，增饰“治绩”。所以作为鸟，就不免在炎热的南洲被杀，而将它的毛羽呈送到玉堂深处，妆点在美人的头上与床上；作为人，就不免为统治者所强迫，名列朝班，丧失了在政治上抉择的自由。有人要说，翡翠鸟既然知道自己将受到杀身之祸，何不远走高飞呢？可怜，这鸟儿巢居南海，还能算不远吗？没有用，虞人还是用罗网来找到了它。这里比喻诗人虽想隐遁，但是难逃统治者的笼络。怪来怪去怪谁呢？不论是鸟是人，总是自己有了才华所累，正如大象有牙、麝有香，因而遭受到杀身之祸一样，看了这名贵小鸟的遭遇，那能不连声叹息呢？叹鸟即所以叹人，亦即诗人的自叹。这也是诗人运用古人比兴言志的手法进行创作的。

以上两首诗以效古为革新，恢复了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托物感怀、寄意深远，和初唐诗坛那些吟风弄月之作相比，它们显得格外充实而清新。

陈子昂的《感遇》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基本上都作于诗人入仕之后，其中有很多首诗与作者的政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是想借《感遇》诗来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如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鹿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这首诗中诗人提出两则对比鲜明的历史故事，夹叙夹议，借古讽今，抒写自己对时事的深沉感慨。诗中所写的两个历史人物是乐羊和秦西巴。乐羊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将军，魏文侯命他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就把乐羊的儿子杀死，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乐羊为了表示自己忠于魏国，就吃了一杯儿子的肉羹。魏文侯重赏了他的军功，但是怀疑他心地残忍，因而并不重用他。秦西巴是中山国君的侍卫。中山君孟孙到野外去打猎，得到一只小鹿就交给秦西巴带回去。老母鹿一路跟着悲鸣不止。秦西巴心中不忍，就把小鹿放走了。

乐羊为了贪立军功，居然忍心吃儿子的肉羹。骨肉之情薄到如此，这样的人对别人岂能有忠心呢？秦西巴怜悯孤兽，擅自将国君的猎物放生，却意外地被提拔做了王子的太傅。这样的人，对一只孤兽尚且有恻隐之心，何况对他的国君呢？他肯定是能忠君到底的。

现在要想的是：陈子昂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历史故事呢？他当时遇到了什么事，因而有感要发呢？原来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杀了许多唐朝的宗室，甚至杀了太子李宏、李贤、皇孙李重润。上行下效，满朝文武大臣为了效忠于武则天，干了许多自以为“大义灭亲”的残忍事。例如大臣崔宣礼犯了罪，武后想赦免他，而崔宣礼的外甥霍献可却坚决要求判处崔宣礼以死刑，头触殿阶流血，以表示他不私其亲。陈子昂对这种残忍好伪的政治风气十分愤怒。但是他不便正面谴责，因而写了这首诗，实质上是一首针砭当时政治风气的讽喻诗。这是古诗以喻论理的兴寄的构思方式。

陈子昂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他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来开辟唐诗的领域，借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使诗歌创作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加以表现的诗人。

总之，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的诗人，他主张的复古理论和诗歌创作影响了有唐一代，对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这也是其复古的所得。然而这种复古，易重蹈古诗以诗言志以喻论理的寄慨的构思方式，简单地将抽象思辨附著于感性形象之上，而使诗歌创作缺乏艺术感染力，这是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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